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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窗外飘起蒙蒙细雨，
我都会一个人在书桌前坐很久。

我甚至自己都不明白在想
什么，只是欣于那种释然和压
抑共同涌入房间的感觉。

我曾经是讨厌下雨的。若
是赶上可以打篮球的体育课，
我会更加愤怒。每至下雨天，
我的心情大都会阴冷很久，有
时是数日。尽管雨停，我看向
窗外潮湿的地面，依然会沉闷
许久，直到它完全晒干。

这或许是我从小便有洁癖
的缘故。不过我有些迷茫，这
种洁癖究竟源自哪里？

我一向热爱亮敞、温和、宽
松的环境，当然这都是因为本
有的压力。下雨天，不论大小，
当我知道出门会淋雨而带来一
股莫名针对我行动的反制力之
后，我便十分不愉快。我讨厌
潮湿，更讨厌被封闭。

后来，随着我进入封闭的
应试教育，我与自然接触的机
会大大减少了。一天时间，九
成即在僵硬的建筑物中坐着，
呼吸着别人刚刚呼吸完的空
气，独立思考的时间被急剧压
缩。一方面我的脑子变得笨拙
迟钝，另一方面我没再过多地
去在意那变幻莫测的天气。

这些日子，都是应试之外
的书籍支撑着我的生命。

然而在这很久以后，我发
现身边的朋友都不知不觉变得
遥远了。我曾经以为知识越丰
富，越能与朋友相处融洽。但
后来才懂了师父说的那句我一
直不相信的话：“当你的认知范
围变得越来越大，你便会越走
越孤独。”

我不想孤独，我害怕孤
独。或许只有强者才是孤独
的，不过我并不稀罕成为强者。

但似乎孤独的并非只有强者，孤
独，可以贯穿于世间的万物。

我再一次抬起头时，窗外
又下起了蒙蒙细雨。

我没有再打伞，许是忘了，
许是不必。

它淋湿了我的头发，浸染
了我的外衣。不过这一次，我
不想再抱怨。

毕竟这个孤独的世界里，
只剩下了我，和它。

每当孤独侵蚀我的心灵，
它便会从天空中悄然降落。

它落在我走过的电车车
轨，落在街边的超市，落在花火
绽放的地方。

这小雨，像一位久违的老
友，默默陪在我的身边。

它冲刷走了我的忧郁，洗
去了我的孤独。

它让我知道，原来这夜空
中的花火，并不是只有我在看。

秋冬之时，是蓉城最美
的季节。满城的银杏叶徐徐
落下，点缀着成都的每一个
角落。

走在锦江边，两排高大
的银杏树，一直向远方延伸，
犹如一条金黄的大道，每一
棵都金灿灿的。它们像一位
位士兵，守卫着这美丽而又
恬静的锦江，不让它在寒冷
的冬季惊醒。

一阵风吹来，一片片银
杏叶依依不舍地告别大树妈
妈的怀抱，徐徐飘落。大地
为纸，银杏为墨，点染着冬季
的蓉城，使成都又多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我最喜欢去人民公园
“玩”银杏。约上三五好友，
“嗖”的一声，钻进小山丘上
的银杏林里，打几个滚儿，捧

起一堆叶子，使劲往上一抛，
叶子飘飘洒洒落下来，犹如
沐浴在银杏雨之中。一棵棵
银杏树，是陪伴我一年又一
年的好伙伴。

银杏树没有娇嫩的玫瑰
美丽，没有国花牡丹夺目，没
有“花中神仙”海棠绚丽，但
它悄悄绽放着独特之美。银
杏在阴冷的冬天，为成都送
上一抹金黄，也为我们送来
别样的快乐。银杏并不羡慕
春天的百花争艳，不羡慕夏天
的湖光水色，在寂静的冬日，
它给我们带来了平凡却温暖
的美景和欢乐。

每当漫步在童话般的
“金黄大道”中，我便不由自
主地想起“非宁静无以致远”
的名句。这不正是银杏的写
照吗？ （指导老师 韩敏）

蝉鸣声仿佛是时代的号
角，催促着时光不断前行。树
叶间隙洒落的阳光，将水泥
路面“割”成一块一块。光影
中有尘浮动，像极了岁月，也
像极了那些走过烟云往事的
人们。

穿过一个个隧洞，车在山
间前行。“当年这里根本没有隧
洞和柏油马路，我们都是坐在
解放牌卡车的后斗里，绕了两
天的山路才进来。”在忽明忽暗
中，爷爷絮叨起往事。

我正想问问路上有啥趣
事，爷爷却沉默了。半晌，才听
他喃喃道：“一晃几十年过去
了。”这片土地在爷爷心中，一
定有着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意
义。车终于停下了，我们来到
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
源。爷爷望着路旁斑驳的红色
围墙，感慨道：“真是好久没有
回来过喽……”

石阶旁长出丛生的草木，
广播站的大喇叭矗立在广场
一角的电线杆上，俯视着来
客。电影院的牌子金字斑驳，
曾经的售票窗口下的墙报上，
依稀可辨的字迹还定格在若干
年前。

爷爷站在栏杆旁，指着一
片已经荒废但野草葱郁的球场
说，那儿是以前的老电影院，放
电影时，会在中间的铁架子上
拉起一块幕布，球场上的大人
孩子那叫一个热闹。要是放战
争片，看的人多，正面站不下，
人们会绕到大幕布后面看。现
在见不到那样的场景了。说
完，爷爷低头掩去一闪而过的
些许遗憾。

一路逛着，一边说着，我们
在时光的河流里慢慢回溯。这
里曾是工厂的生活区。当年，
许多像爷爷一样的人员被派到
这里，风华正茂的他们，在“大

三线”一干就是一辈子。
“那个时候是苦，是累，但

是下班的时候，喏！”爷爷指着
老式筒子楼中间的走廊栏杆
处，“你爸爸他们一群小孩子，
必定都挤在那儿，一直盯着公
路上咱们厂里的班车，老远就
开始喊‘我爸的班车回来喽’，
看到他们，我们似乎都不觉得
累了。现在看到你们这一代
幸福成长，就更值得了。”说到
这儿，爷爷看着我的眼里满是
慈爱。

当年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庄严地宣誓，“到最艰苦的地方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他们写在毕业志愿书上的一
行字，更是一种使命，一种信
念，也是珍存心底的一份荣耀。

三线人，老区情。因为他
们，我们才有今天美好的生活；
因为他们，祖国才有今天的灿
烂辉煌。

春风吹开了“东郊记忆”的
大门，让我进入这个如梦如幻
的世界。这里有古典的火车、
传统的工厂和机器、时尚的科
幻画和工业历史的记忆。我推
荐热爱生活的小朋友来这个美
丽又有趣的公园游玩。

一辆古老的小火车进入我
的视线，它的车型庞大，里面有
舒适的沙发，车厢里静静的，但
偶尔会透出一点灯火，就像夜
空中闪烁的小星星。

小火车旁有个孤独的工

厂，没有了往日的忙碌和热闹，
只有几朵小花小草。油绿的大
设备，红色的烟囱，就像一个个巨
人，守护着工厂的宁静和清闲。

工厂后边，矗立着一道画墙，
上面有许多科幻立体画，似乎在
问：“大家知道未来吗？”还有的画
着绿油油的大山和小动物，以及
黄黄的吊车和建筑工人……这些
精美的画都栩栩如生。夜幕降
临，画廊的色彩更丰富了，红色、
蓝色、紫色，姹紫嫣红，犹如穿着
不同色彩裙子的小花在比美。

走累了，可以进入咖啡吧
喝冷饮。酒吧、咖啡馆、冷饮店
密布道路两旁，就像一条魔法
小吃街。

东郊记忆公园留下了历史
的脚印。原来这里是成都市的
工业区，许多军工企业都在这
里。高大的厂房是过去的生产
车间，现在被改造成了工业生
产文创区。

我推荐大家来“东郊记忆”
穿越时空体验生活的变迁。

（指导老师 戴紫诚）

这天，张老师让我们折
纸飞机，这个消息对同学们来
说简直是如获甘霖，我们很快
行动起来。拿一张白纸，手指
翻飞，一架洁白的小飞机赫然
呈现在眼前。看着雪白的飞
机，我略踌躇了一会儿，拿起
笔，写下了我的理想。

我放下笔，环顾四周，同
学们也差不多写好了。小顾
用星空纸折了一架精致小巧
的飞机，小徐则用横线纸折
了一架更小的飞机。相比它
们，我的飞机则略显大一
些。当然，我们都把理想藏
在了隐密的地方。

来到操场，张老师一声
令下，我们便放飞了纸飞
机。顿时，静寂的操场成了
欢乐的海洋。四十四架色彩
斑斓的纸飞机承载着四十四
个不同的梦想，迎着风，勇敢
起航。“咔嚓”声中，张老师的
快门记录下了这美好的时

刻。阳光下，一群少年欢笑
着，奔跑着。“蝙蝠”“蝴蝶”

“尖头火箭”“小飞侠”……随
着风起，依着手落，在操场上
绽放出了童真童趣。

小顾的三架纸飞机一齐
发出，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
线，缓缓落地。小徐的小飞
机更是厉害，往前一掷，就会
在空中打着旋，落到身后。
我的飞机是平稳的，手轻轻
一推，便平平地飞了出去，没
有大起大落。即使微风拂
过，照旧在航道上行驶，不偏
不倚。微风徐徐，纸飞机在灿
烂的阳光下仿佛发着光，我看
见了理想的一角，用黑墨写着
——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笑了，边笑边追着梦。
纸飞机载着发光的理想，在风
中摇动着。我顿悟：人生有
时平稳，有时起伏，但只要有
那颗追梦的心，万事皆可成。

（指导老师 张红）

细雨
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高二·二班罗一宽

我爱成都的银杏
成都市胜西小学六年级3班 马浩铭

三线人，老区情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2019级12班 赵若晨

“东郊记忆”公园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四年级2班 杨田晨

飞吧，纸飞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六年级一班鱼芯菱

这学期我新交了一个朋
友，你知道“他”是谁吗，哈
哈，没错，我的新朋友就是单
簧管。

我的单簧管可漂亮了。
瞧，他穿着一件乌黑发亮的
衣服，那银色的按键好似衣
服上的花纹，看起来既酷炫
又美丽。它分为三部分，由
笛口、笛头和笛身组成。不
用时，他们分别静静地躺在
收纳箱里沉睡；练习时，又摇
身一变，组成了一把长约60
厘米的乐器，像变形金刚一
样，真是好玩！

因为是新交的朋友，我

对它一点也不熟悉，所以在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我很
快就败下阵来。看到我沮丧
失落的样子，老师亲切地对
我说：“殷浩然，不要灰心，
来，我来教你。”于是，在老师
的耐心教导下，我从鼓腮、吹哨
片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地练
习，终于学会了吹奏单簧管的
第一步——吹奏平稳的长音。

我的新朋友真好！你
看，只要你对“他”付出真心，
刻苦练习，“他”便回赠你优
美的旋律，悦耳的音乐。我
喜欢我的新朋友，愿我俩的
友谊地久天长。

我的新朋友
成都市蒙比利埃小学 殷浩然


